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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岳本敬是参加过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他
于1939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由于父亲对党忠诚，作
战勇敢，不久就被提拔为新四军的
连长。当时，父亲所在的部队驻扎
在信阳四望山，司令员李先念，政
委陈少敏。正值国共合作共同抗
日时期，为了扩大抗日队伍，部队
首长派我父亲到郏县收编牛子龙
地方武装，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
这股武装收编成功。正当牛子龙
带部队准备加入新四军时，被国民
党右派发现，父亲和牛子龙等十余
人被抓进西安军统监狱。在监狱
内，父亲被国民党严刑拷打，尽管
如此，他始终没有屈服。父亲对牛
子龙说：与其死在监狱，不如死在
抗日战场上。二人决定伺机暴动。

机会终于到来。这天下午，父
亲被叫去为伙房担水，发现案板上
有一把破肉的斧头。父亲暗喜，心
想有了这把斧头，暴动准能成功。
在挑第二担水时，伙房无人，他把
斧子揣进怀里带入监狱。等到夜
深人静时，父亲与牛子龙等人撬开
监狱门砍死看守，于1945年6月17
日凌晨暴动成功。国民党在报纸
上刊登《牛子龙岳本敬十人大闹西
安》的通缉令。他们昼伏夜行，躲
过国民党的抓捕回到郏县，重新组
织原来失散的武装人员，准备加入
新四军。

部队行军至临颍时，正好遇到
国民党高树勋部，由于对方人多势
众，父亲认为不能因小失大，只得
隐瞒新四军的身份，暂时归顺，等
待时机。

经过几次战斗，父亲得到高树
勋的信任，被任命为营长。经过父
亲三个多月的思想工作，1945年10
月12日，高树勋率部万余人加入新
四军，受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
高度赞扬。

1946年 1月，新四军豫北支队

成立，牛子龙任司令员，我父亲任
副司令员。1947年8月，牛子龙被
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纵二十
七旅八十团团长，我父亲任副团
长，跟随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
参加了解放豫西的战斗。

在解放宝丰前夕，时任129师
政治部副主任的黄镇对我父亲说：

“你是宝丰人，对宝丰熟悉，解放宝
丰你必须参加，宝丰人民会记着你
的好！”

在解放宝丰时，宝丰县城东门
被解放军用炸药包炸开，国民党兵
纷纷向南门逃窜。我父亲所在的
78团担任攻打南门的任务。在攻
城前，二营六连连长向城内敌军喊
话：“我们是岳本敬的部队，回宝丰
解放劳苦大众，你们已经被包围
了，东城已被打开，缴枪不杀！我
们优待俘虏！”借此瓦解敌人。西
门、南门相继被攻破，宝丰县城胜
利解放。

全国解放后，父亲被任命为豫
西剿匪副司令。1947年10月下旬，
匪徒先后集中到马街漫流接受改
编，共 16股 2000多人。新中国成
立后，我父亲任河南军区运输科科
长，之后又调任许昌地区医药公司
经理，直至离休。

纵观父亲的一生，从抗日战争
到解放战争和反匪反霸，参加战斗
百余次，多次负伤，右手伤残。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在父亲
的影响带动下，我们家族又有多人
参军入伍。我四叔岳朝海任志愿
军营长，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堂兄
岳广义任志愿军营长，在上甘岭战
役中壮烈牺牲；本家哥哥岳保成，
曾任志愿军警卫连长。他们都为
保家卫国和人民的幸福作出了贡
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我对父亲更加怀念，希望父亲
的事迹能激励更多后人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我的父亲
◎岳国强（河南平顶山）

在叶县大地上流传着一根盲杖
的故事。

盲杖的主人公叫段永健，段庄
人，是叶县早期革命领军人物。
1928 年，段永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赴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参加了第
五次反围剿战役。他一生坎坷，多
次被捕。

1933年，段永健在焦作煤矿开
展工人运动，不幸被捕。1936年，段
永健在确山参加了鄂豫边游击队。
因工作出色，他被任命为确山县委
书记。当年8月的一天，段永健在
确山小王庄研究工作，国民党突然
包围了整个村庄，漆黑的枪口顶住
乡亲们的额头。为了不牵连百姓，
段永健从藏身地方挺身而出，被国
民党抓捕。敌人对他施以酷刑：压
杆、火鏊子、老虎凳。凳上的砖加到
5块，段永健几次昏死过去，又被敌
人用冷水泼醒。段永健吐掉嘴里的
血水说：火鏊子能烧焦我的皮肉，却
烧不化我革命的红心。在党组织的
全力营救下，段永健出狱了。

1936年 12月，段永健被任命为
唐河县委书记，他又把革命的火种
深深植根在唐河那片热土，不到半
年就培养了九批青年参加红军游击
队。1937年8月24日，段永健在唐
河凤凰树村被捕，国民党把他吊在
一棵枣树上，对他抽鞭子灌辣椒水，
打得他皮开肉绽、血肉横飞，血水顺
着他的双脚往下流，身下的黄土都
被染成了红色。周围的老百姓泪流
满面地跪了下来。知道段永健有眼
疾，穷凶极恶的敌人用石灰生生揉
瞎了他的双眼。经党组织的营救，
双目失明的段永健出狱后回到家
乡，乡亲们为他削了一根细细的青
竹竿作为盲杖。他开了一间小饭店
当作掩护，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从
此，这根竹竿便成了他的眼睛，竹竿
的颜色从青变黄，陪伴着这位意志
坚定的共产党员，见证了叶县革命
的蓬勃发展。

1942 年，叶县经历天灾人祸，
水、旱、蝗、汤（汤恩伯部兵患），老百
姓手中无粮，在饥饿中苦苦挣扎。

段永健组织党员群众开展武装
借粮。当时的民兵队长劝他：

你的眼睛看不见，就不要

去冒险了。段永健却说：“敌人的老
虎凳没吓住我，皮鞭和辣椒水也没
吓住我，我的眼睛看不清脚下的路，
但我能在心中看见革命的路。”就这
样，双目失明的段永健手握盲杖，一
路向前。河南省委政治委员徐跃三
来叶县时看到这一幕，深受感动，在
《莽原》杂志撰文，称赞这一行动为
“秋天里的春光”。这一幕也被定格
在段庄纪念馆。纪念馆刚刚建成，
一位90多岁的老大爷带着全家人
在段永健雕塑前长跪不起，哭着说：
段书记啊，要是没有你那一碗米饭，
我早就饿死了。村里老人们说，这
位老人是当年段永健用一碗米饭救
活的。

1942年，国民党反共高潮再起，
中共鄂豫边省委派人通知段永健立
刻转移，他平静而又坚毅地说：“只
要是组织决定的，我绝对服从。”然
而，在那到处是白色恐怖的年代，一
个盲人能去哪里呢？段永健拄着这
根盲杖，拿着一只破碗，以逃荒要饭
为名，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奔向延安
的征途。一路风餐露宿，躲避盘查，
不知有多少次，段永健摔倒在泥泞
的深沟中、滚下陡峭的山崖。就这
样，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突破
重重关卡，历经两个月，终于到达了
延安。

1948年，陈谢兵团解放叶县，段
永健被任命为中共叶县县委书记。
他拄着盲杖向部队首长要求：“我是
个盲人，行动不便，会拖党的后腿，
让我退居第二，让身体好的同志担
任县委书记，我当副书记，保证配合
好工作。”这就是段永健，战争来临
时冲锋陷阵，名利面前淡泊如水。

什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
是手握盲杖也要身先士卒的人。凉
山27名消防队员逆着人流而上，留
下义无反顾的背影；钱学森、袁隆
平、屠呦呦攻坚克难，创下了震惊
世界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叶县常村
镇西刘庄党支部书记刘遂申，奋战
在脱贫攻坚一线，始终牢记宗旨，
不忘初心，干事创业，把一个贫穷
落后的小山村一步步带上康庄大
道，而他，却永远倒在了村敬老院的
门口……

生命有限，奋斗无涯，先辈们的
红色基因就这样被一代代传承了下
来。

一根盲杖
◎郭丹丹（河南平顶山）


